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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关高质量发展研究大多针对区域和城市层面展开，基于微观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企业的研究相对较少，且政府补贴作为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对“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及机制仍有待探究。利用2015－2022年135家“专精特新”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政府补贴对“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揭示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和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且技术创新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营商环境改善增强政府补贴对“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政府补贴对低技术创新企业的促进作用强于高技术创新企业。为此，应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财政支持，优化中小企业营商环境，推动建立更加透明、规范的企业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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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isting research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rimarily focuses on regional and urban levels, while studies based on micro-level enterprises, especially "specialized, refined, distinctive, and innovative" (SRDI) enterprises, remain relatively limited. Moreover, government subsidies, as a key policy tool for driv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require further exploration regarding their role and mechanisms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RDI enterprises. Using data from 135 SRDI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5 to 2022,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RDI enterprises, and reveals the mediating ro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government subsidies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RDI enterprise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is process. Improv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nhancing government subsidies can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RDI enterprises.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low tech innovation enterprises is stronger than that on high-tech innovation enterprises. To this en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ncrease direct financial support for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re transparent and standardized enterprise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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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bookmark: _Hlk186709890]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和逆全球化加剧，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遭受严重威胁。为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与稳定，加快突破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一批从中小企业脱颖而出，具有较强创新底蕴和科技实力的“专精特新”企业，因其补链、固链、强链作用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扮演了关键角色。企业是经济转型的微观基础，打造一批高水平的“专精特新”企业将有助于实现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1]。正是如此，中国不断加大对“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与发展力度。2021年，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壮大机制，这一系列举措为激发其创新活力、推动其迈向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培育和促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和质量变革[2]，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带动行业技术进步，增强经济韧性[3]。可见，推动“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是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助力，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坚强基石。
近年来，中国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扶持和培育取得了一定成果。截至2023年年底，已培育省级及以上“专精特新”企业11万余家[4]，有力支撑了中国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然而，这些企业一般规模较小、竞争力较弱，作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载体[5]，仍然存在技术创新支持不足等发展难题[6]。因此，纾解“专精特新”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是现阶段推动“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7]。加之由于技术创新活动不确定性高、研发难度大，较高的融资约束一直制约着“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发展[8]，因此，政府扶持对于培育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尤为必要。作为政府扶持的一种有效手段，政府补贴可以激发企业创新动能，引导企业自主创新。同时，营商环境作为由政府主导的制度软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9]，是驱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因此，政府补贴作为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有必要探究其能否促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
有关高质量发展研究大多针对区域和城市层面展开，基于微观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企业的研究相对较少。由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需要通过企业高质量发展予以实现[10]，深入探究如何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关于企业高质量发展，曹梦弋等[11]认为公平竞争的产业政策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伍中信等[12]则进一步具体到“专精特新”政策，认为“专精特新”政策对中小企业提高发展质量具有激励作用；陈伟宏等[13]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和动能结构的转换，有助于实现“专精特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也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内容，是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14]。此外，任缙等[15]、申杰等[16]、高智林等[17]学者分别从数字普惠金融、产业协同集聚、组织韧性等角度分析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
对于政府补贴是否有利于激励企业创新、助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府补贴具有激励效应，必要的政府补贴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激励企业创新发展[18]，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19]。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府补贴缺乏激励效率，由于替代效应和挤出效应，诸多情况下政府补贴并不能对企业创新发挥激励效应[20]，反而引发过度投资而不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21]。对于这两种观点，闫俊周等[22]研究认为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影响；武琼等[23]也发现适当的政府补贴有利于“专精特新”企业深耕主业，而过量的政府补贴容易使“专精特新”企业偏离主业。
对于营商环境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周泽将等[24]对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研究发现，营商环境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刘倩等[25]的研究进一步验证这一观点；同时，邵传林[26]和周泽将等[24]的研究表明，优化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中和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就“专精特新”企业而言，通常面临人才、资金、技术短缺等问题，而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孕育新动能、激发新活力[27]。因而，营造促进“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与质量协同发展的营商环境是实现“专精特新”企业增量提质的重要举措[28]。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对政府补贴与营商环境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夏后学等[29]指出政府补贴与营商环境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补作用，建议政府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和政府补贴机制，创造更好的经营氛围。良好的政商关系显著提高了企业获取政府补贴的机会，能够正面影响企业高质量成长[30]。
对有关研究进行梳理发现：一是大多聚焦“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问题，较少涉及政府补贴对“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二是对政府补贴对“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关注不足。“专精特新”企业面临极高融资约束，“政府补贴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激励表现出怎样的特点？其作用机制又是怎样？”等问题有待深入研究。鉴于“专精特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31]，因此，本文将政府补贴和营商环境及“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放到统一框架下进行研究。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政府补贴与“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
政府补贴是政府扶持企业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其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4]。应高度重视政府补贴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32]，通过财政支持帮助企业减轻研发和运营的财务负担，增强其市场竞争力。一方面，政府补贴通过资金支持增强企业创新动力，加快企业技术创新步伐[33]，不仅促进了技术创新数量上的增加，还实现了技术创新质的飞跃[34]；另一方面，政府补贴还具有信号传递功能，获得补贴的企业在市场中展示了其发展的积极信号，建立良好的政府关系，吸引投资者关注，为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政府补贴还是企业扩宽资金来源、降低运营成本和研发风险的有效手段，作为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显著提升了形成期和成长期企业的高质量发展[35]。因此，政府补贴在降低运营压力、传递市场信号、拓宽资金来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可以有效提高“专精特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政府补贴正向促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
1.2政府补贴、技术创新与“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代表，“专精特新”企业依靠创新驱动引领产业发展。然而，技术创新一般伴随资金投入大、投入周期长、成果转化不确定性等特点，极大阻碍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政府补贴则降低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经济门槛，为企业购买高端设备、聘请研发人员提供资金支持，减轻了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财务负担，从而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36]，尤其是对活跃在高度创新环境中的中小企业，政府补贴的技术创新驱动作用更加明显[37]，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制造业高质量成长起关键作用[38]。此外，政府对企业的资金支持往往被市场解读为对企业未来发展前景的认可，提升了企业的市场信誉，增强了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39]，促进企业进行长远的、未来技术的研发活动，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可以认为政府补贴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来促进其高质量发展，这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依据，使他们可以更有目的性地设计和实施补贴政策，以最大化其经济和社会效益。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政府补贴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
1.3政府补贴、营商环境与“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
“专精特新”企业的灵魂是技术创新，通过营商环境推动“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也应在技术创新[6]。与此同时，企业的创新能力与营商环境密切相关[40]。首先，一个优化的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减少政府的过度介入，降低了寻租的可能，也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其创新和发展。其次，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拥有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为企业的创新成果提供制度上的保护，从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再次，优越的营商环境也意味着较低的运营成本，有利于企业更好地控制开支，随着制度环境的持续优化，企业的创新能力得到增强，创新效率得到提高[41]，促进了其发展质量。最后，公正的营商环境确保企业平等地享受政府政策的好处，吸引更多的投资，减轻资金压力，从而增强了政府补贴在推动企业创新中的作用，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可以认为营商环境通过提供一个支持性的外部环境，增强了政府补贴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正面影响。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营商环境正向调节政府补贴对“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综上，构建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避免单字成行，“专”不能单独出现在一行。建议拉宽最右的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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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理论框架
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2.1模型构建
2.1.1基准模型
为考察政府补贴对“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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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TFP为被解释变量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用于衡量企业整体表现和效率的优化；为核心解释变量政府补贴；、、【式（1）里边的是希腊字母alpha（）不是a，请注意修改！！！】分别代表控制变量营业利润率、资产负债率及企业成立时间；、分别表示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为随机误差项；和分别指代特定企业和对应的年份。
另外，为了准确地估计模型并解决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将所有控制变量滞后一期进行处理。这种方法有助于降低因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逆转问题。
2.1.2中介效应模型
为揭示政府补贴与“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更为深入的关系及其潜在的促进机制，将技术创新作为可能的中介变量，进一步探讨政府补贴能否通过技术创新正向影响“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式（1）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不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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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中，为中介变量技术创新水平。
2.1.3调节效应模型
制度环境作为外部条件，对企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优化的营商环境能够有效降低不必要的行政干涉和制度性负担，从而为企业提供更加健康和有利的运营及发展背景。在这种环境下，当企业申请政府补贴时，能够确保所有参与者都在公平的竞争平台上，这不仅增加了各企业获取补贴的可能性，还促进了公正的政策执行。因此，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仅是降低成本和促进创新的直接方式，还可以间接加强政府补贴对“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这是因为补贴政策在公正和高效的制度环境中更可能发挥其预期的正向作用，进一步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推动其高质量的增长[24]。因此，进一步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如下。
【不是a】

	
	（4）


式（4）中：Market为调节变量营商环境；X为控制变量合集。
2.2变量选择
2.2.1被解释变量
企业高质量发展（TFP）：全要素生产率能有效反映企业的发展动态。参考郑飞等[35]的研究，选择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代理变量，采用LP法测算。
2.2.2核心解释变量
政府补贴（Ga）：从企业财务报表中获得各项补贴明细数据，包括新产品研发、技术改造、专利奖励、研发项目和市场开拓资金补贴等。将上述各项补贴之和作为政府补贴指标，并取对数处理。
2.2.3机制变量
技术创新（Ti）：该指标用来反映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以企业研发投入总量与企业全年经营收入的比值来表示。
2.2.4调节变量
营商环境（Market）：本文研究的是营商环境对政府补贴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调节关系，偏向于营商环境市场化层面的内涵，因此采用樊纲市场化指数来衡量营商环境指标体系。
2.2.5控制变量
营业利润率（Ba）：反映公司经营情况，营业利润率越高，企业产品竞争力越强，将有更多的富余资金投向企业创新。资产负债率（Da）：即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财务风险越大。企业成立时间（Fy）：以企业上市年份与当年年份差值来表示，企业成立时间越长，企业掌握更多的资源。
2.3数据来源
2013年，工信部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指导意见》。【跟下文衔接不顺畅，那为什么不用2013-2022年的数据？】本文依托国泰安（CSMAR）数据库，筛选了2015－2022年间的135家“专精特新”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样本筛选过程中，首先确保样本企业在研究期间的每一年都被认定为“专精特新”企业，然后根据数据完整性要求，剔除信息不全或数据缺失后，最终得到了1 080个有效观测数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样本量/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企业高质量发展
	1 080
	4 694
	5 066
	738.3
	64 661

	核心解释变量
	政府补贴
	1 080
	0.586
	2.791
	0.002 
	48.28

	中介变量
	技术创新
	1 080
	0.099
	0.387
	0.024
	0.157

	调节变量
	营商环境
	1 080
	7.402
	2.501
	3.820
	10.000

	控制变量
	营业利润率
	1 080
	1.500
	0.498
	3.164
	3.172

	
	资产负债率
	1 080
	0.307
	0.170
	0.022
	1.074

	
	企业成立时间
	1 080
	17.42
	4.297
	7.000
	41.000


3 实证分析
3.1基准回归分析 
表2展示了基准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在仅控制了个体和时间效应的情况下，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0.050 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即政府补贴对“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当引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依然在统计上显著为正，表明即使考虑到这些企业特征的影响后，政府补贴对“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仍然稳健。因此，H1得到验证。
就控制变量而言，营业利润率对“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改善企业经济绩效，提高企业营业利润率，能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资产负债率的回归系数始终为负，说明过高的资产负债不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成立时间越长发展水平越高，说明企业通过“专精特新”建设，显著提高了自身的发展质量。
【在回归分析中，t值的符号与对应估计系数的方向始终是一致的。请核实数据结果】
表2 政府补贴对“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TFP

	
	未加入控制变量
	加入Ba
	加入Ba、Da
	加入Ba、Da、Fy

	Ga
	0.050 1**
	0.049 8**
	0.052 3**
	0.045 8**

	
	(2.172)
	(2.354)
	(2.531)
	(2.886)

	Ba
	
	0.078 6***
	0.093 1***
	0.086 5***

	
	
	(−0.637)
	(−0.823)
	(−0.431)

	Da
	
	
	−0.076 9**
	−0.087 6**

	
	
	
	(0.125)
	(0.119)

	Fy
	
	
	
	0.176**

	
	
	
	
	(−1.570)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量/个
	1 080
	1 080
	1 080
	1 080

	R2
	0.567
	0.698
	0.673
	0.568

	F
	3.069
	3.754
	2.856
	2.714


注：1）*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2）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下同。
3.2内生性检验 
通过内生性检验进一步验证政府补贴对“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结果如表3所示。具体用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其中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选取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识别不足或弱识别问题；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政府补贴的回归系数为0.0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考虑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政府补贴依然能够显著促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
3.3稳健性检验
3.3.1改变被解释变量测算方法
OP方法考虑到了生产率与投资行为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利用OP方法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重新衡量。结果显示，政府补贴的回归系数为0.052 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政府补贴正向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可以证明原基准回归的结论较为可靠，模型较为稳健。
3.3.2改变样本容量
在分析中排除了政府补贴数据的上下5%分位数的样本，以减少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可能影响。调整样本范围后，政府补贴对专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由此可知，原基准模型结论可靠，模型较为稳健。通过上述一系列检验说明，即便在对数据样本进行了各种调整和处理之后，政府补贴对“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仍然是显著且稳固的。这进一步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普遍性。
表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
	
	TFP

	项目
	基准回归
	内生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OP方法
	改变样本范围

	Ga
	0.045 8**
(2.89)
	1.307 0***
(9.10)
	0.030 0***
(10.96)
	0.052 1**
(23.35)
	0.146 0***
(3.8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量/个
	1 080
	1 080
	1 080
	1 080
	528

	R2
	0.567
	0.355
	0.731
	0.768
	0.805


4 进一步分析
4.1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为探讨政府补贴影响“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考察企业技术创新作为潜在中介变量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技术创新在政府补贴和“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可以看到，当引入技术创新这一中介变量时，尽管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略有减小，但在10%的水平上仍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意味着政府补贴不仅直接推动“专精特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还通过激发“专精特新”企业技术创新从而间接推动了其高质量发展。政府补贴通过减少“专精特新”企业技术创新的财务风险，传递正面信号并拓宽资金来源，从而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而这种提升的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了其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因此，H2成立。
表4 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项目
	TFP
	Ti
	TFP

	
	基准回归模型
	
	加入中介变量

	Ga
	0.0458**
	0.246 2**
	0.047 7*

	
	(2.886)
	(1.81)
	(1.81)

	Ti
	
	
	0.292**

	
	
	
	(2.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量/个
	1 080
	1 080
	1 080

	R2
	0.576
	0.651
	0.754


4.2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 
营商环境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可见，Ga×Market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有效增强政府补贴对“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作用，H3得到验证。因此，为了充分发挥政府补贴对“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需要构建和优化企业的外部营商环境。
表5 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项目
	TFP

	Ga
	0.043 7**

	
	(0.000 1)

	Market
	0.293 3***

	
	(0.029 2)

	Ga×Market
	0.257 3***

	
	(0.043 7)

	控制变量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观测量/个
	1 080

	R2
	0.919 4


4.3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政府补贴对“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正向影响在不同企业之间的差异性，将低于平均技术创新水平的样本划为低技术创新企业，将高于平均技术创新水平的样本划为高技术创新企业，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到，两类企业政府补贴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52 2、0.048 4，且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政府补贴对于低技术创新企业与高技术创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低技术创新企业中的表现更为明显。
表6 基于技术创新水平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项目
	TFP

	
	低技术创新企业
	高技术创新企业

	Ga
	0.052 2**
	0.048 4*

	
	(2.25)
	(1.74)

	控制变量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量/个
	624
	456

	R2
	0.648
	0.433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2015-2022年中国135家“专精特新”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首先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接着引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分析政府补贴影响“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将营商环境作为调节变量纳入研究框架，分析其在政府补贴和“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中的作用，得到以下主要结论：【无须再赘述本文的研究步骤和思路】
（1）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补贴政策能有效缓解企业资金短缺，激发企业创新动力，提高企业发展质量。
（2）政府补贴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了“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手段，政府补贴有效降低了企业创新成本，激发企业创新热情，从而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3）在政府补贴与“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上，营商环境发挥了强化作用。优质的营商环境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寻租行为，确保政府补贴政策的公平实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动力，进而推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针对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精准化政府补贴政策，激发“专精特新”企业技术创新动力。针对“专精特新”企业制定精准化、差异化的政府补贴政策，根据企业发展阶段、技术创新需求和市场竞争力，设计灵活的补贴标准。特别是对处于初创阶段或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专精特新”企业，应提供更为强劲的资金支持，帮助其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激发创新动力，提升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此外，补贴政策还应兼顾行业差异，重点支持高科技、新兴产业和绿色发展领域，确保资源实现高效配置。
二是加大技术创新财政支持，降低“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本。政府应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财政支持，特别是在“专精特新”企业的自主研发和核心技术突破方面提供专项资金支持，鼓励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同时减轻企业创新过程中面临的财务压力。此外，建立技术创新基金或风险投资机制，帮助企业降低创新成本，提供长期的资金保障，确保其在关键技术研发上的持续投入。这将有助于推动“专精特新”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占据技术高地，提升核心竞争力。
三是提升中小企业营商环境质量，激发“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活力。进一步优化中小企业营商环境，特别是在降低“专精特新”企业交易成本、减少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及监管负担方面，提升政策执行效率。要完善法律保障，确保政府补贴政策的公平实施，避免资源的错配和寻租行为。另外，推动建立更加透明、规范的企业服务体系，提供“一站式”创新服务平台，支持和满足企业在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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